灵魂漂泊
何塞 路易斯 廣場
在這本書中的所有字符的名稱都是虛構的，與現實的任何協議，純屬巧合。
序言

当您面对大量的令人不安的问题时，请随着我们的本书(游荡的灵魂)的主人公游历在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跟随他的旅程，最终您会找到您的答案。

但为什么我决定写(游荡的灵魂)和追踪他们？首要的是有必要证明一个真实的事实，即我们的社会的核心是家庭，在那里我们向我们的子女，父母和家族近亲等敞开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深厚的情感支配着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的亲人遭受:折磨，痛苦，忧虑，挫折，软弱 …总之，我们会处于一种不快乐的情况。然而，很多时候，在我们其余的同胞遭遇困境时，我们相同的一颗心却表现得无动于衷，仿佛是石头做的。
肯定的是，在最近几个世纪人类近化的非常地迅速。但这种发展是随着的技术，经济和商业的组成而加强加快地。生存价值变成为，权力，金钱，主角地位，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百万计的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水平。我们更多兴趣地关注于几乎总是有关别人安逸的生活和不感兴趣的行为。
我们当代的”英雄”所挥舞了太多,不宽容，不理解，自私的旗帜，而广告和营销网络则扩大了我们的这种社会模式。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将自己的经验设置为判断价值。他对别人的观点和认知是他多年经历所积累下来的。因此，行为，做决定，个人情感，是由他大脑中的智力所决定。
通过举例的方式，我们肯定地认为我们是非常困难的完全理解他人的苦恼和痛苦。 感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烫伤，感觉一级烧伤即全身的90％被烧伤，他高喊向我们呼救。或者绝望来源于一位母亲，当她听到她的儿子因饥饿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声而她所在的中非村落又不能给他提供食物，她向我们祈求面包或食物。事实上，如果不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所遭受过的痛苦，或这些事件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是很难理解他人的苦楚。
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对待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会是相同的态度吗如果我们经历过类似的经历？在充满文明和文化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还需构建我们的精神吗？我们还有没有真正克服测试的火花 ,忘记自己一点，照亮我们的社会良知，帮助我们有困难的同胞和爱他人？
本书(流浪的灵魂)是一个游记，一个对人的情感和行为进行分析和反省的旅程，有时是一个对我们同胞的生活的素描。所有的都是反思，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感情，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反思和回顾。通过血腥的学习对最悲惨的人的精神的进行静化。
本书(流浪的灵魂)，同时赞扬人类最美好的行为，更公平的态度，更无私地与他们的同胞分享利益。每章探讨一个人的想法和行为。不同的章节不同的人，提取和强调其积极部分，合成更多有益的讯息。反对，声讨，谴责人性阴暗的部分。
在这一点上，用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语言叙述是必不可少的。在任何时候都有派生的情节关于主角和他的主人的同情心的对比。在许多情况下，悬念是因为一些人物可能出现的结果的行动。而其他部分，最后，性是人本性的一部分，有必要提到，因为它是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偶尔的，或在人们最私密的幻想中。
同样地，把重点放在一些人物，表现在人生的历程，痛苦和孤独的伤痛与可怕的疾病或不寻常的人，在后一种情况和基于这个原因，很少被关注到。当然，也不会忘记其他的人物，例如移民，他们容忍着令人沮丧和难以忍受的待遇，承受着
几乎压缩着所有周围人的苦，和远离亲人的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痛，也是精神上的。

最后，本书的目的是谋求读者的觉悟。舆论的关注我们周围的人的感情，需求和希望，继续寻找爱，突出积极的一部分。通过许多现有的当今社会中的原型传递，感染，更多承诺行为的准则，对待同胞更加的公正。要求这种思想的变化，一小部分，哪怕一点儿...我所希望的目标都将会全面实现。
作者
第一章  

车祸

一位伟大，永恒的哲学家与学生们会面时，一名年轻男子上前询问：大师，我想做事做的公正...我应该怎么办？哲学家回答说道：向你的同伴打开你的心，从他的角度审视思考你的行为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结果，体会他们的感情...然后你的觉悟会告诉你如何行动......

阿姆斯特丹，一座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国际化城市，充满了最多样化的生意，从钻石交易到卖淫。一个居住的好地方...为什么不呢? 一座豪宅或一艘失去航道的有油污的驳船,这类住宿是这座”北方威尼斯”闻名遐迩的内容之一。
2003年7月底一个特别炎热的日子。中午12时，克劳迪娅，一名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有着较好的外表身着性感的服装，停留在庄严的国际银行储蓄处。这是一座十七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而且有可能是Quellinus(一位出生于源于弗拉门戈的名门望族的雕塑家)的作品。在入口处的的石头台阶因不断窜梭着来来往往的来访者而磨损坏了 。这已经是这周拜访的第三家银行了，为了寻求购房贷款， 她急需一个快速的答复。
定了定神，克劳迪娅开始走上台阶，直到银行的自动玻璃门。门安静而缓慢地打开了，她直接走进室内。大堂内高耸的天花板挂着青铜质的经典款式的吊灯。在工作台和服务窗口处，客户和工作员正在低声交谈。 室内充满了监控录像，和几个持有手枪和警棍身着制服的保安，让人讽刺地想到，服务于不受欢迎的访客。
克劳迪娅快速看了一眼，注意到在她前方十米左右，有一个咨询台。她毫不延缓地走去。

“小姐早上好，您能告诉我关于贷款的事吗？”克劳迪娅和蔼的问道。
“早上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向这边走，这里第三个工作台就是我们的贷款顾问维克多·勒斯特先生。”工作员面带微笑的回答道。
克劳迪娅走过服务台，傲慢的抬着头走向右边的走廊。她的尖头高跟鞋和细高跟踩着地叮当作响，导致整个大堂那些坐在堆满了文件和档案的电脑桌后的人们向她投去犀利的目光。
“勒斯特先生?” 克劳迪娅问向第三个工作桌。
“是啊......早上好，请坐。请问有何我可以帮你?” 维克多面带微笑的回答。
维克多·勒斯特，中产阶级，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地球人中的一员。32岁，绒密的棕色头发中夹着少许白发，灰色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脸严肃，充满魅力，有着健美的身材。但他过得并不开心而且甚至感到沮丧因为在他这个年龄还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社会精英阶层。
那就是在一个大公司担任高官，有着非常丰厚的薪金，一个电影中住宅，一辆或多辆跑车，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度假，一个完美的女人，几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们理解他，尊敬他和疯狂的爱着他。
相反，他和其他任何一个银行的顾问一样，住在出租屋内，他唯一的一辆汽车是已经使用了8年的经济型小汽车，不知道还会持续使用多长时间。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他没有度过假了因为他没有闲钱。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他的前妻抛弃他跟着她的情人走了。现在他已经离婚。关于孩子... 他还是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拥有他自己的孩子。
嫉妒甚至仇恨那些拥有他所没有拥有的东西:金钱和权力的人，从以前的同学甚至到他现在就职的银行的老板。
他是不太可能来帮助别人，如果他知道他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社交或金钱上的回馈。他认为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和他一样都只想着自己。每个人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即每个人要自己解决他的 问题。- 这是他的处世哲学 。
他沉浸在日常事务中，他的世界就是银行。时不时地寻找更好的职位虽然没有找到，但是他认为应该有很多更好的职位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他和他女友的关系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那样好，只是偶尔去一个中等水平的餐厅。每月去看一次住在埃因霍温的父母，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谈论一直相同的事情而开长途，浪费燃油和时间。
“维克多，你看，2个多月前我和我男朋友在首都这找到一所房子，我们真的很喜欢。报纸上说你们这里提供非常优惠的贷款，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申请到。” 克劳迪娅轻轻的解释道，用那种只有维克多能听到和那种献殷勤的称呼。

“小姐” 维克多严肃地说道。

“克劳迪娅，克劳迪娅·斯汀森小姐”坚定的回答

“斯汀森小姐,为你的贷款你确实来对了地方。” 维克多表现出他所代表的银行立场“因为我们公司做了五十多年的贷款，而且是市场上贷款条件最好的银行。但请告诉我，那个房子位于哪里？”充满好奇心的问道。

“Watergraats区，非常的市中心...有两层楼和一个2500平方米打理的非常好的花园。”克劳迪娅兴高彩烈地说。她的脸已经被喜悦所照亮。

“那么，作为第一步，我们将前往参观，估价，评估你们的整体条件，然后决定我们可能放的最高金额的贷款。您们将提供你们的收入证明。另外，从逻辑上说，您们需要在我们的银行开立一个帐户。” 维克多解释道。

“好的。” 克劳迪娅的嘴边展现出微笑，这意味她明白该银行有兴趣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很快向维克多提供他们的财政情况，向维克多暗示说道“我们在Bloemendaal海滩区有一座大房子，另一个稍小的在Lisse区。在Landsmeer区我们有一间公寓和另外一间在Laren区。我的男朋友是Nordacam公司首席执行官而我就职于荷兰皇家咨询集团公共关系处。” 语速快而表现出极大的骄傲。
“谢谢，十分感谢...斯汀森小姐，我会准备好您们所需要的文件。请您约好卖家为了对房子实行估价。”温柔地说完后， 维克多起身，专注地直视克劳迪娅，带着惊奇和困惑，同时从他的工作桌的抽屉取出他的名片递给她。
克劳迪娅起身，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维克托看。 她已经对他做出了定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男人。但首先是生意，所以首要的是讨好他以便他卖力为她获取贷款。她的直觉清楚的告诉她，这样的男人喜欢她，她要最大范围的利用他们而不做任何许诺。应该好好出手中的牌，她知道该如何做。
“十分感谢您的关注，维克多，很高兴认识你。我会很快给你打电话因为我们急着操作。再见。”同时她和他握手告别。短短的20 秒时间，尽管开着空调，还是在两个个体间产生大量的热量。
克劳迪娅放松地走在走廊直到从新走到银行的中央大厅和出口。维克多无法停止地看着她，回顾着她的身材，她走路的姿态，心里骂着贱人该死的有钱的狐狸精，因为我已经知道她从事于什么样的”公共关系”。她的男朋友，应该是典型的百万富翁的儿子，在其父亲的公司里工作，她用性操中着他。肯定是这样的。而我在这里帮他们找廉价的贷款，帮他们挣取羞耻的钱，一天又一天，为了到月底支付我所住的猪圈的租金。而他们只因为走运！

一会儿她就消失在出口，维克多重新坐回坐位，看着时钟，计算着下班的时间。他还有其它的工作要做，毫无疑问他当前的操作优先级是因申请人的经济情况而定的。为了处理，他寻找了不同的表格并开始填表。
最后，这一天结束了。离开办公楼，走向商务中心旁边街道，维可多的车停在地下二层的停车库。每天从7点到下午3点，每月支付25欧元。
进入电梯，有点锈迹，听到一些杂音让人联想到在某层会有所停顿，但是最后很幸运的直接到达他停车的车库。迅速的离开电梯走向20米远处的汽车，插入钥匙，坐入车内，启动汽车将它开出车库。在出口处插入他的停车卡，然后开离大楼进入城市交通。
交通灯已跳红色。他慢慢地停下来，像往常一样喃喃自语，每个周末的堵车要花20分钟到高速公路，然后就看那些跑车怎样快速地超过我。
“伙计！你抢道! ” “你没看到已经是绿灯了？你在想什么？” “他妈的今天是怎么了！”维克多大声责骂道。在他后面的车的司机随即将头伸出窗外来看。 

“好吧，伙计！我也赶时间，去他妈的，让别人让你！”维克多做了个手势，伸脚用力踩加速器。
已经开到主干道，沿着大道前面就是城市的南出口。进入有3根行驶道的高速公路，向Utrecht方向。他选择了中间车道，兴奋的而又不急不慢地开着。今天是周五有很多来往的车辆，人们都完成了一周的工作，等待周末的休息。他也是，但这次克劳迪娅的访问使得他变得有些不寻常。

维克多找了一张Pink Floyd的CD ，放入音响。响起 “钱”这首歌，他陷入了沉思，不禁羡慕别人的成功，他的几个同学都有自己的事务所和大量的资金，而他却生活的那样不成功。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去找其他的工作，我的工资只能支付房租，每天40公里的汽油，廉价的快餐，偶尔去一下电影院。我因该给安娜打电话，我相信她是爱我的但不能决定和我生活在一起因为我的财务状况我不能给她安全感。谁会希望与我有关系？当我结束我的学习时一切都显得那样简单，经济学硕士，人人说我是他们的梦想。现在作为银行信贷顾问，4级，也就是说，几乎在金字塔底部，需要许多年才能向爬上。离婚，曾经一切很顺利，直到她的骑术教练出现。.. “什么？我没有时间了！求你了！”维克多惊恐地叫道。
维克多惊骇地看到他的右车道的公车奇怪的使向他这边而且碰撞到他的车。
“怎么办？救命！！” 维克多撕声裂解地叫喊道，一边向左边倒去。
右边的公车撞上了他的车，两辆车碰撞在了一起，并使向高速公路左边车道。一个连环相撞，被撞车辆变形错位成一团。

维克多的头部严重受伤击打。失去了知觉。有一瞬间还很沮丧但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我在哪里？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发生了什么？”维克多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躺在救护车。不感觉痛，只是似乎沉浸在一个可怕的梦里。
“放松，一切都很好。您遭遇了交通意外，我们要送您去希尔弗瑟姆医院。我们给你做了止痛处理，您的头部受了伤需要动手术，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在等待医生，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位伴随他在救护车上的护士说道。
维克多的脸色变了，看起来惊慌失措。但是他被固定住了，不能动。救护车的警笛，车子的加速和减速，转向右转向左，使他头晕感觉整个时间都停止了。
我的上帝......我就要死了，在我的生命中我已经做了些啥？我没有孩子，失败的婚姻。埃莲娜是好女人，开始的时候我们过得非常开心，使我对她做错了？还是因为该死的钱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她吗？她总是为了任何事而生气，每个月在生理期都是坏脾气，有时是那么非常难以接受的吗？但是，所有的都无所谓了，我有没有时间了...我要死了。维克多痛苦的自我反省着，却一针见血。
救护车到了医院停在急诊区.。打开尾门，从车辆放下担架，两名护士正在加快的走向通向外科手术室，那里等着神经外科医生赛门·考夫曼。
维克多的担架被抬进了手术室，无法移动他的头，只能侧目看着他的周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外科医生，助手，护士和麻醉师和透明玻璃瓶，医药和各种仪器都放在的许多支架上。
痛楚贯穿了整个维克多的身体，觉得胃神经在抽动，左腿在抽搐。
有很多电子设备，他努力的识别着-监测生命体征，心电图，除颤器，呼吸器，多个屏幕。但他的手术床被固定住，他的目光固定在天花板上的灯具，三个手术灯。
考夫曼医生走来，穿着绿色的制服和半透明的绿色乳胶手套。是一个50岁左右的人，有着高贵的脸。维克多看着他走向他。
“医生,我会死吗？” 维克多痛苦地问到，死死地盯着外科医生的眼睛，几乎因为口罩而看不到。

“放心，你头颅有一个碎片，我要将它取出来，但我已经做了很多次。你现在放松，睡觉，当你醒来时一切都好了。” 考夫曼医生温和地回答道。

当外科医生和他谈话时，医生注意到护士拿起维克多的左手在抽血，同时麻醉师注射麻醉。麻醉剂已经开始生效，维克多开始在云里雾里。

“医生，医生，我将会是正常的吗？我的父母？没有没人通知.. 医. 医... ” 维克多结巴地咿呀地说着几乎无法理解的话同时失去了意识。
